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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无法言说的秘密，两个无法相守的灵魂。一个爱字，应该怎么写？情人之爱还
是亲人之爱，都不重要，只有此生能与你相守。一个是当朝公主，一个是辅政皇叔；一
个是被皇上视为眼中钉的女皇继位人，一个是被夺去了朝政大权的臣子；与皇室不容、
天地不容的这段情，该要如何走下去？皇权之争+宫闱内斗+深沉密爱 

 

内容简介

    他们都说，他是一个不该爱的人；爱有什么该不该，待到察觉时，他已入骨入髓，
再难抹去了。他们都说，一个公主，一个皇叔，永远不会都结果； 她要什么样的结果
？把他放在心里，就是最好的结果。有他的一句，你不嫁，我不娶，此生她再无他求。
  一段恋入骨髓的爱宠； 一段不被世人容许的爱恋；两个身不由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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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玉露金风
崇明三年的春天，雨水格外多。细雨时来时去，缠绵不休，难得几日晴好天气。
三月初九乃是晋阳王萧岩三十六岁生辰，皇帝照例赐宴宫中，筵席便设在了三面环水的
沐兰殿。廊柱间悬垂的翠幔都已被高高束起，微风鼓荡，比寻常宫室确实通透舒爽许多
。
鼓乐声里，十二名青衣少女轻轻巧巧地分列两排，作踏春之舞。
“春风动春心,流目瞩山林。山林多奇采,阳鸟吐清音。”
嗓音清亮娇软，眉目含情，巾飘带舞，倒也称得上应景悦目。
高踞正位的南陵国幼主萧承嗣对此全然不感兴趣，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对付一大盘蜜汁肉
脯。
手肘旁边趴着一只乌龟，个头不大，墨绿色的菱纹龟壳洁净闪亮，这是他自小带在身边
的唯一玩伴。萧承嗣今年十二岁，做了三年皇帝，却仍然用不好筷子，大庭广众之下，
他不敢下手去抓，只好一手攥着一根，七扭八歪地各插一片肉脯，老乌龟见机伸头，与
萧承嗣一人一口分而食之。
两人吃得欢畅，盘子很快见了底。
戳起最后一小块肉脯，萧承嗣犹豫片刻之后塞进了自己嘴里。
乌龟老友登时翻脸，张口便咬住他的衣袖，萧承嗣吓得险些滚下御座，一边胡乱撕扯一
边尖声哭叫：“阿姊阿姊！阿姊救我——”
宁太后与晋阳王夫妇原本正心不在焉地赏着乐舞，各转心思。冷不防皇帝这边出了乱子
，一时不明所以，都怔了片刻。
在众人回神之前，坐于右下首的凤仪公主萧灵珑已经走上前驱散了手忙脚乱的宫女们，
随手拈起一粒干果，在那乌龟眼前一晃，又轻轻抛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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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龟受到了新诱惑，懒得再与萧承嗣抢食，松了口慢吞吞地爬走了。
皇帝吭吭哧哧抽搭了几声，渐渐安定下来。宁太后深觉丢脸——她这儿子好像生怕还有
谁不知自己痴傻似的，隔不了几日便要演上一出千奇百怪的活戏给人看。
给萧灵珑看。
宁太后知道萧灵珑对承嗣好，即便这个弟弟占了她的皇位⋯⋯
其实，宁太后想道，绝不能叫作“占”。南陵国祖制：无皇子，可立皇女为储。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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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龟受到了新诱惑，懒得再与萧承嗣抢食，松了口慢吞吞地爬走了。
皇帝吭吭哧哧抽搭了几声，渐渐安定下来。宁太后深觉丢脸——她这儿子好像生怕还有
谁不知自己痴傻似的，隔不了几日便要演上一出千奇百怪的活戏给人看。给萧灵珑看。
宁太后知道萧灵珑对承嗣好，即便这个弟弟占了她的皇位⋯⋯
其实，宁太后想道，绝不能叫作“占”。南陵国祖制：无皇子，可立皇女为储。
但先帝有皇子！
傻子又怎样？傻子也是皇子，登基称帝理所当然。承嗣承嗣，不就是承继大统以延国嗣
之意么？或许，先帝也真有过立皇女为储的心思。
萧灵珑七岁时，先帝便命九弟江都王亲自教导这个贱婢所生之女。
在几个王爷中，江都王萧屹文武双全，忠直稳重，最为先帝倚重。数年之后，正值壮年
的先帝猝然崩逝，他此番举动的深意便无人知晓。或者，知晓了也无用。他死得好！
宁太后心中冷笑，脸上的笑容却堪称慈爱：“果然是灵珑有法子。不过——”她语气一
转，神色也端庄起来，昭告天下似的朗声说道，“陛下，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以后不能
再叫‘阿姊’，君臣之分尊卑之序不可不明，不论何时何地都必须谨记。”
萧承嗣三句只听懂一句，他吞下满口食物，噎了一下：“不叫‘阿姊’，叫、叫什么？
”宁太后郑重告诉他：“长公主。”



萧承嗣愣怔怔地“哦”了一声，又把乌龟捉来摆弄，想起前情他有一点点伤心，扭头向
萧灵珑说道：“它咬我！我有什么好东西都分给它吃⋯⋯”萧承嗣委屈至极，“阿姊，
它也不和我好了么？”
殿内的宫女内监咬住嘴唇屏息侍立，晋阳王妃一时忍不住，“噗”地笑出声来。晋阳王
萧岩转头瞪她一眼，王妃脸色微红，以团扇掩口，轻咳一声，抱愧地笑了笑。
萧灵珑抿了抿唇，一字一句地纠正着皇帝：“陛下，要叫‘长公主’。”
萧承嗣努力记忆：“知道了。长公主。”记住了这三个字，头一桩伤心事就立刻被他忘
得干干净净了，尽释前嫌地继续与乌龟好友玩耍。
经了这一番折腾，众人也无心再观赏歌舞，宁太后命歌女们散去，意思是家人们难得一
聚，不如清清静静说话消遣。
晋阳王妃深恐自己方才得罪了太后，急着要找些话来攀谈，她这次进宫心里本来也存了
一桩心事，打算寻个恰当时机提起，此刻正好说出来破解尴尬。
“太后⋯⋯”她微笑着问道，“两个月前江都王往越州平叛，现下也该回来了吧。”
萧灵珑听到“江都王”三字，长睫一闪，轻轻转动着手中的白玉扇柄，凝神静等下文。
“大军已奏凯旋，明日便到京城了。怎么？”晋阳王妃突然关心起国家大事以及那位一
年见不上几次面的小叔，宁太后颇有些好奇了。
王妃小心地斟酌着词句：“他今年有三十一岁了吧，先前连逢太皇太后与先帝六年国丧
，近几年政务又甚是烦冗，一直未议过婚事。孺人侍婢怎能主持王府事务，还得有个正
经的主料理才好。”
其实先帝曾将韩司空之女许给江都王，定亲酒都吃过了，后来却不了了之，其中缘故没
人知道，王妃也不便提起。
“哦。”宁太后贵为国母，但在做媒这种事上也像寻常妇人一样热衷，她当即问道：“
王妃心里一定有了妥当人选，可是你哪位小妹？”
太后一语点破，王妃索性直说：“是我家的九堂妹——”
宁太后一笑：“也是行九么？”
“正是凑巧呢！我这堂妹下个月便满十九了，年岁是差得多了些，但论起人才相貌——
”王妃转向萧灵珑，“长公主，你是见过的，与你九叔可还般配？”
萧灵珑没想到她会问到自己头上，收敛心神从容答道：“婶母的堂妹是杨将军的幺女，
杨家女儿个个美貌出众，在我南陵国可说是人尽皆知。只不过，长辈的婚事，做晚辈的
实在不敢妄议。”
晋阳王妃自认为这门亲事再妥当不过，表面亲上做亲，暗中笼络牵制，太后不会不允，
再请傻子皇帝下旨赐婚，一切水到渠成，没想到被萧灵珑一句话堵了回去。
皇帝是至尊，但也是江都王的侄儿，为叔叔纳妃，确实也该问一问本人的心意。
皇帝吃饱喝足也玩了个尽兴，困得东倒西歪，吵着要去睡觉。
宁太后心知此事不能草率定夺，也不打算多谈：“待江都王回来再议吧。”
王妃瞟了一眼萧灵珑，深恨自己多嘴。
与晋阳王夫妇一同告退出了沐兰殿。萧灵珑乘坐的翠羽鸾车在宫城甬道上轻驰，她的身
体随着车子轻轻摇晃，鬓边鸾钗珠串丁零，一下一下蹭过脸颊。
她的皮肤向来白皙，此刻更是晶莹如雪，除了菱唇殷红，一张脸完全不见了血色。
远天滚过一阵沉闷雷声，萧灵珑仿佛受了震动，垂下睫毛，她模糊地想道：明天，不要
再下雨了吧。
千里之外，越州守将冯仲则勾结西崎国制造的那场叛乱，着实让京城百姓惶恐了好一阵



子。生怕哪一天南陵国都便被素以悍勇著称的西崎蛮寇攻陷，江南鱼米乡顷刻变为地狱
修罗场。他们并不是没经历过。
提起贞元初年那场横扫大江南北的兵燹之祸时，六七十岁的老人们仍忍不住惨然落泪，
田园荒芜，骨肉离丧，永远不知下一刻还能不能留得这条命在⋯⋯五十年的太平来得不
易，升斗小民命如蝼蚁，他们并不懂得什么家国天下的道理，只求此生能够平安终老。
近来听到江都王平定叛乱的消息，人们才稍稍安心，又过起了平静日子。
停了一夜的细雨又开始丝丝飘落。长街两侧民居错落，粉垣黛瓦，碧柳映墙，一点点湿
润起来的景色愈见鲜明。
黎明时分的街市仍然空荡。一丝半点的微响异动都逃不过人的耳朵。此刻，一阵细微的
震颤正自远方传来。马蹄有力地叩击着青石路面，格外齐整清脆。这一队人马愈行愈进
，只一瞬间仿佛已破空而来，将所有酣睡的人从梦中惊醒。
有胆大的攀上墙头悄悄一看，就只见数百轻骑在腾腾雨雾中很快消失了踪影。
江都王萧屹率五百亲兵先行赶回京城。铁骑铮铮，由朱雀门外疾驰而入，沿着御街，跃
过浮桥，直奔建宁宫。
在宫门前勒马下来，两旁戍守卫士手握长戟，向他一躬身，恭谨唤道：“殿下。”按照
规矩，入宫需解除兵刃。
顺手把缰绳扔给一名亲随，萧屹解下腰侧悬挂的长剑递与他们。身后两员部将也双手交
上佩刀，然后任凭四个守卫从头到脚仔细搜索了一番才算了事。
沿途无数白玉栏杆，两旁花木幽深，宫灯摇曳，一路向上通往烛火辉煌的太极殿。
萧屹身着一副明光铠，甲衣上有几道明显的斫痕，战袍下摆浸着大片污泥水渍。因他昼
夜兼程无暇换药，右腿上的两处箭伤再次崩裂，每走一步都会牵扯起锥心剧痛。看着步
伐轻捷有力，瞧不出什么异样，其实他的额角正不断渗出汗珠，又和了雨水，淌过脸颊
滑入襟口。御座上的皇帝下巴抵着胸口，显然还没有睡醒。
群臣见惯不惊，垂首肃立。该有的礼仪还是分毫不差，萧屹单膝跪于阶下，开始字句清
晰地详述战况，禀明布防、安民等善后事宜，最后命部将呈上冯令则之首级。
受命辅政的晋阳王颇为满意地欣赏着漆盒里的人头，末了一挥手：“悬挂神武门外，示
众百日。散了吧。”这最后一句是对御座旁侍立的宫监说的。
随着一声尖利高唱：“退——朝——”文武众臣鱼贯而出。
晋阳王回身握住萧屹的手臂，已然换上一副亲热面孔：“九弟，辛苦你了。”
萧承嗣其实睡得极不踏实，耳边一直有人在说话，吵得他不得安生，昏沉又烦躁。一个
中年男子浑厚的大笑声骤然响起，终于将他彻底惊醒了，要哭不哭地跳起来想逃，可两
条腿都是麻的，只能直通通地一头向前栽了过去。
他的腰被一双手握住，然后轻轻一提，双脚离了地，屁股安安稳稳地坐上了龙椅。
萧承嗣惊魂初定，懵懵懂懂看着眼前的男人问道：“你是谁？”
他平生真正认得的人只有萧灵珑与宁太后，萧屹离京两月有余，他理所当然地不记得自
己还有这么一位九叔。“臣，江都王，萧屹。”
萧屹的嗓音透出疲惫的低哑，可萧承嗣还是觉得很好听。细细打量一番后，发现这人的
相貌也颇为顺眼，双手搭上萧屹的肩膀，他诚恳地说：“你很好，你不要走了，就住在
这里，我家房子多，好吃的也多。”萧屹温和地一笑：“陛下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萧承嗣想不起上次是哪一次，自言自语：“我上次就见过你么？你是谁？对了，你是江
都王。”昨日宴席上听来的零星言语忽然毫无预兆地冒了出来，他问：“江都王，你回
来要娶亲的，是不是？”“什么？”萧屹一怔。



晋阳王解释道：“是你嫂嫂想替你做媒。”“那三哥先代我谢过嫂嫂⋯⋯”
话未说完，就被皇帝打断：“你要娶谁？好不好看？”
“这个，臣也不知。”萧屹隐隐有些头疼，心想跟这孩子说话真是比打上一仗还累，若
是灵珑在⋯⋯萧承嗣仿佛与他心有灵犀：“你认识我阿姊么？”
萧屹简直不知如何回答，只好点一点头，就听自己的皇帝侄儿认真说道：“我阿姊很好
看，你娶了她好不好？”
他脑中轰然一响，脸上的笑容再也绷不住，萧屹艰难地开口：“陛下，长公主她，是臣
的侄女。这话不能乱说，也不准再提，懂不懂？”
萧承嗣见他脸色难看，吓得结结巴巴：“我我我不说了，你不要生气。”
晋阳王不耐烦地插言催促：“好了，陛下请回宫歇息去吧。”说完扫视殿内宫人一眼：
“管好你们的舌头！”他性情苛酷一向令人畏惧，众人慌忙跪倒，齐声应道：“是。”
小皇帝被晋阳王推得趔趄，丝毫不生气，依依不舍地对萧屹摇摇手：“要来玩，啊？”
萧屹点头：“好。”江都王府，明远堂。
案头堆着几叠公文信函，萧屹拣选紧要的先予批阅回复，其余琐碎事务则由府内长史分
派给众属僚处置。从巳时起直至申时将尽，才算料理妥当。
他稍稍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腕，洗净毛笔搁回笔架上，转头望向窗外。
天不知何时已经放晴了，只是晴得勉强，苍白暗淡，小而模糊的落日悬在西边麟德殿高
耸的危檐之下，有风吹过，檐角垂挂的铜铃便在日影里轻轻摇动。
几近黄昏，整个江都王府简直就如一座无人居住的荒宅。
灵珑在他身边的时候，倒也热闹了几年。先帝驾崩，宁太后便命她回宫来住。十三四岁
的女儿家，怎能再终日守着尚未娶妻的叔父？ 
九叔，这次南下，你要什么时候才回来？
九叔，你去了那么久，灵珑每次来这里，都是空荡荡的。九叔⋯⋯
箭伤突然一阵疼痛，肋下的刀伤也是，生怕被他忽略似的，一齐发作起来。噬骨钻心。
 “啪”的一声合上窗子。
他走到堂外廊下吩咐侍立两侧的婢女：“备车，去司空府。”
韩司空的二公子韩铎是他的至交好友，当年他那未婚妻便是韩公子一母同胞的小妹。
今天他格外怕静，正好趁此与久未相见的好友聚上一聚。
谁知那婢女并没有马上领命而去，迟疑着答道：“殿下，长公主来了。”
萧屹盯着那婢女一时没有作声，像是在琢磨她这句话的意思。终于，他叹气似的问道：
“她是几时来的？为什么不早通报。”
婢女轻声答道：“长公主说不许打扰殿下。她在春晖苑已等了两个时辰了。”
春晖苑起初是萧屹内宅起居之处，灵珑来了，便重新布置一番让与了她，她回宫后便一
直空着。
萧屹让人准备晚膳，菜肴点心果品都选公主喜欢的。天色已晚，萧屹想，她今日大概是
不走了。
南陵国风俗与别国不同，对于女子束缚甚少，尤其是身份尊贵的皇女、郡主、公侯千金
，与族中兄弟结伴宴饮、游乐，乃至自凭心意去择婿、再嫁都是司空见惯之事。
长公主偶尔留宿宫外，宁太后也不好过分苛责。
不消片刻走到春晖苑前，门开着，静悄悄的，显然是没有叫侍女跟随服侍。
萧屹无端地心头激跳，脚下一滞，随即快步走入。
他此时已经换了一身常服，玄色锦袍，束革带，穿一双软底乌皮靴，足步极轻，略无声



响。
灵珑站在玄关下，刚刚束好了半边绛纱帷幕，正在理着流苏带子，脸被纱幕遮住大半，
只露一点尖俏白皙的下巴，耳垂粉嫩，戴一只小巧耳珰，如雨珠滴沥将坠。
觉察到萧屹进来，她回过头对他笑：“九叔。”声音不大，满溢着欢喜，然而人却一动
未动。她今年十七岁了。
刚满十四岁时萧屹就教导过她，不能再像幼年那般毫无顾忌，要知道避嫌。
她一向听话——只听他的话。
萧屹瞬间心软，种种不明心绪全然抛掷脑后，扯下她才理好的帷幕，恰巧将两人身影遮
住。
灵珑两手在他肩膀、手臂、后背、胸口一点点小心摸索，“九叔，你哪里受伤了？”
萧屹握着她一只手，贴着右肋，往下移，停在腰腹处。
灵珑眉尖一蹙：“深不深？太医怎么说？”
“刀尖划的，能有多深。最多半个月就好了，没大碍。”“我看看。”
“别⋯⋯”束带被解开，萧屹按住她的手，本想说“真没事”，怕她不信，便改口道，
“太医说，不能见风。”
“记着换药。”替他扣好带钩，灵珑扯着他一起坐到榻上，斜斜地一靠，倚在他身上。
九叔是告诫过她不能再肆意亲昵，可是今天他自食其言，她也就不必放在心上了。
灵珑从小就喜欢亲近萧屹。她觉得九叔与其他人不同，有一种温和洁净味道，一接近便
觉心安。
萧屹任由她靠着，无意识地摆弄她的手指。一一揉捏过去，从指根到指尖，柔若无骨。
灵珑梳了个双鬟髻，衣饰简约，身形娇丽，打扮得像个平常宫女模样。
建宁宫里人人都道凤仪公主容貌端丽，举止庄重，言语合度，犹胜成人。若见了自己眼
前的这一位，定然会以为是公主的孪生妹妹，样貌相同，秉性迥异。
萧屹想到这里不禁笑了，继而问道：“来了也不去找我，等了两个时辰，做什么呢？”
“看书，睡觉。”
这地方虽然无人居住，但萧屹吩咐过管家不能疏于打扫，为的就是方便她偶尔回来留宿
。
过了一会儿，灵珑想起个笑话：“承嗣说，今天来了一位江都王，人好得很，要留你住
在宫里。”
听她提起皇帝，早朝时那一幕又清晰浮现，好像雾霾深沉，挥散了又压上来。萧屹虽没
有立刻放开她的手，动作却停滞了，他勉强一笑：“是，他又不记得我了，就记阿姊最
清楚。他还说什么了？”“没有。”灵珑觉出他声音有异，“怎么？”
“没事。”萧屹扶灵珑坐正，自去关了门，然后说道：“我是见皇帝被他们摆弄得可怜
。”灵珑垂下长睫，没有出声。
萧屹知道她在想什么，这皇位本该是她的，现在她要夺回皇位，反而要伤害一个无辜的
人。
他走过来，安抚似的拍拍她的脸颊：“灵珑，我们⋯⋯总会有办法的，两全其美的办法
。”灵珑微微一笑。她信他。
 “九叔⋯⋯”她抬起头来，“三叔可有提起婶母要给你做媒？”
萧屹听她突然转了话题，且距离自己刻意回避之事更近一步，愈发烦乱起来。
却也没有瞒她，照实说道：“提了一句。后来我与三哥一同出宫，路上他告诉我，是三
嫂的堂妹。”



“那么⋯⋯”灵珑狠狠一咬嘴唇，心头狂跳：仿佛面对着一个不能揭破的最大迷局，一
旦解开，过去、将来皆成泡影，丝毫念想都不剩。她害怕，也难受，但不想逃避，终是
问了出来，“皇帝是不是⋯⋯下旨赐婚了？”
萧屹听她声音微微发抖，转过身去看她的眼睛。
灵珑身量还未长成，此刻低着头，只到他胸口那么高，睫毛密而纤长，一垂下来，他便
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对三哥说现下还不想纳妃，多谢三嫂好意。又不是父母长辈，谁的婚事由着兄嫂来
定了？哪里就到了‘赐婚’这一步。”萧屹满心烦闷到极点，倒很想苦笑一声。其实，
那句话真可算是“赐婚”了吧？荒唐透顶。
眼里含着沉甸甸的两汪泪，在听到他第一句话之后瞬间风干了，灵珑心思转了转又追问
道：“什么叫‘现下不想纳妃’？以后你就想了？”
这话问得极为不妥，灵珑后悔，生怕心思被他看破，婉转补救道：“九叔，你可一定要
娶一位宽厚贤德的王妃。不然我再来会遭嫌弃。”有了这番话，前后连起来一想似乎就
很说得通了。萧屹虽是叔父，但这十年间待她胜过生父。那么她不愿萧屹娶妻，便如人
家儿女不愿继母进门一般。九年前那次不就是？
她毁了尚衣局送来的大婚吉服，被父皇掌掴，幽禁鸣鸾宫，两天后九叔抱她出来，亲事
就此作罢。
萧屹有些好笑：“怎么会？”随口逗她道，“不如这样，你说谁好，我就娶谁。”
灵珑抿一抿嘴唇，表示自己确实被他糊弄得十分之开心。旋即她又搬出一个更为冠冕堂
皇的理由，一脸正色地说道：“九叔，你说过要助我登基，不负先帝所托。大事未定，
我不想你为儿女之情分心。我不为王，你不婚娶，好不好？”
 “好。”明知都是借口，但萧屹不想再与她纠缠此事。他从未打算随便纳个王妃过门
。他珍重的位置，即使想给的那个人不能要，也不甘心交与旁人。
最大的一桩烦恼烟消云散，灵珑心中便如久雨初霁，晴暖明亮，看山看水，都是活泼生
机。她兴致一起，趁着晚膳时辰未到，撇下她那九叔自己去了后园。
其时日已西沉，暮色尚未深重，温柔笼罩，远处林苑里传来鹧鸪啼叫。
萧屹始终落在灵珑身后十余步。他想，这已经足够好。
次日灵珑早早起了床，来到萧屹所住的凝远堂。
还不到卯时，床帐整齐，轩窗洞开，房内已无人。灵珑见衣架上袍服还在，壁上挂的宝
剑却没了，立刻猜到他去了哪里。
园中景物青茫茫混沌一片，没打灯笼，没人跟随，灵珑仍走得轻快。每一条路的转向、
每一处树石的位置早就熟得不能再熟，即使闭着眼睛也能来去无碍。
小路尽头是八九株老柳围出的一片空地，灵珑没再往前走，站在最远的一株柳树下，枝
条长垂恰好遮住她全身。而她透过枝叶缝隙，却能清楚看到中间那人的背影。
萧屹饮食作息全无规律，唯有晨起练剑是他多年的习惯。
“也不怕扯了伤口。”灵珑有点揪心，知道他这时候不喜欢被打扰，便没出声，目光静
静追随。萧屹今天的身法不快，较之以往简直可以说是迟缓。
灵珑先还以为他是留心着刀伤，细看一会儿才发觉不对头。
他的动作迟滞犹疑，毫无之前的收放从容之感，每使出几个招式就稍稍停顿，像在回忆
琢磨。默默练完一遍，收势后低首思索一会儿，又从头开始。这一次要流畅得多。
剑气风声相合，冷利寒光环绕，轻灵迅捷，衣袂翻飞，十分漂亮。
可惜临到最后又出了岔子，本应回身轻扫，他却斜劈了出去。灵珑对这一式记得分明，



忍不住轻呼一声：“哎，错了！”他硬生生往回一收，身形不稳，踉跄退了几步，后背
撞上树干。
“九叔！”灵珑跑过去扶他，轻手覆到他肋下，“疼吧？有伤就不要练，缓几天不行么
。”
“这是新学的，已经搁了一个月，生得很了。”树旁有石桌石凳，萧屹携了灵珑的手过
去坐下。灵珑给他擦了额上一层薄汗：“一个月前战事正紧，你有空学剑？”
“不是特意去学的，碰巧遇见一个人，传了我这套剑法。”
灵珑注意到桌上还放着一把剑，借着蒙蒙天光细看，是他常佩的，而方才所用的却是第
一次见。“这剑是新得的？”“也是他送的。”“谁？”
“三年前在稷州我见过他⋯⋯”
灵珑没听完便问：“是你说过的那个南先生？”当时稷州悍匪暴动，萧屹率兵平定，偶
遇一位自称南先生的老者，彻夜倾谈指点方略，还拿出几部失传已久的兵书相赠。
“是他。”“这人为何总喜欢送你东西。”
“不只是送东西，他还说金平国会有异动，让我早做防备，后来果然有一小股兵马趁机
作乱。”
灵珑诧异：“他这消息从何得来，为什么要告诉你。他到底是什么人，你问过么？”
“没有。”萧屹摇头，“他连名字都隐瞒，怎会透露身份？”
“九叔，你不觉得，他是特地赶来帮你么？一次是凑巧，两次就是有心了。不信，等下
次再有变乱，你或许还会再见到他。”
萧屹随口答道：“是么，那我倒不想再见他了。”第一次遇到南先生，就觉得此人的出
现绝非偶然，但也没打算派人追查，一是因为他答应过南先生不会对人说起两人见面的
事，不想失信；二是对南先生他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既然确定于己无害，还管他是什么
来历。他从来没有太强的好奇心，没必要知道的事情，不会多问一个字。
灵珑拿起那把剑细端详。冰凉光润的乌木剑鞘，通身毫无嵌金镂银的装饰与花纹。
剑身光华内敛，样子也与如今常见的不同，像是二三百年前的古物。
翻转过来隐约可见一行铭文，天太暗看不清，灵珑仔细摸着辨认，念出了声：“潜龙在
渊。九叔，这是殷铉铸的龙渊剑？”“嗯。你怎么知道的？”“听韩铎说过。”
二百年前，南陵出了一位铸剑高手殷铉，技艺高超天下独绝。可惜其所铸宝剑只有龙渊
、凤离传世。凤离是一柄软剑，可缠于腰间，已为金平国太子陈羽所得。龙渊剑一直无
人知其下落，据说也在金平。
殷铉正是萧屹生母殷贵妃的先祖，所以如今这龙渊剑也算物归其主。
灵珑顺此脉络思索：“这把剑如此贵重，谁肯平白无故地赠予不相干的人。南先生一定
也与你有点渊源。”她眼中光芒一闪，突发奇想，摇了摇萧屹的手，“他有龙渊剑，会
不会是殷氏后人？比如，是你失散多年的⋯⋯舅父？”
萧屹抽出手拍了她后脑一下：“你倒真会给我认亲。”
晨风拂过，柳条一荡，冷浸浸的露水打湿衣裳，萧屹拿了剑挽灵珑起身。
天色已微明，草木葱茏深碧，郁郁芬芳。远处殿阁的影子清晰起来，室内有融融暖光透
出，映着侍女们轻巧穿行的身影。
触目所及皆是寻常景色，此刻却让人贪恋。早习惯了守着她过日子，她不在，家不像家
，只是v一座空宅。萧屹忍不住道：“别走⋯⋯多住几天。”
“我不走。”灵珑用手背轻蹭了蹭他的脸颊，“好好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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